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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父亲（小说）

□刘剑波

又到四月忆海老（散文）

□源泉

最温暖的港湾
□桑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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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芳菲，莺语春波。窗外，
桃花仍然夭夭，花朵怒放，阵阵芳
香传春风；远处，南黄海仍然澎
湃，浪涛翻卷，嘹亮渔歌送春讯。
诗意的四月翩然而至，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近期我更多的时
间或在网上漫游，或整理几十年
积累下来的刊载我作品的报纸杂
志。一张已经发黄的旧报纸勾起
了我的回忆。那是1994年5月7
日的《南通日报》，在文学副刊上
有我写的一篇文章《大海不老
——海笑印象》。时间虽然已经
过去26年了，但与著名作家海笑
相遇南黄海的一幕还是清晰地在
脑海里呈现，仿佛就在昨天。

1994年4月24日，是一个草
长莺飞、菜花飘香的美好日子。
应如东县文联和如东日报等单位
的邀请，艾煊、海笑等十几位省内
外享有盛誉的作家、诗人以及部
分报社的记者，风尘仆仆地来到
南黄海之滨，参加如东县举办的

“南黄海笔会”。
当年，我在县级机关做秘书，

虽然不在文联，也不在报社，但我
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相处了
一群文朋诗友，特别是受当时在
如东日报做文学编辑的何剑明、
刘剑波等老师的影响，对文学的
喜爱不亚于与女朋友谈恋爱的激

情，一大早就赶到当时还是如东县
政府第二招待所的碧霞大饭店。
看到海笑时，喜悦、崇拜、紧张等各
种心情交织成一张对文学美好憧
憬的网。

海老穿一件深蓝色的防雨茄克
服，浓浓的长眉，深邃的双眼，见人、
谈话始终带着微笑，给人以一种亲
切、和蔼之感。他说，你们不要称我
局长，也不要称我主席，就叫我海老
好了！

海老对如东并不陌生，对大海
更有一种情怀。他对围在他身边的
文学青年们总是有问必答，时不时
发出朗朗的笑声。海老告诉我们，
他是南通市金沙人，原名杨忠。取

“忠”，寓意忠心报国。1942年，16
岁的他在南黄海边的苏中军区四分
区参加革命。怀着对日寇的满腔愤
恨，受奔腾咆哮的大海的启示，他毅
然改名“海啸”。他想，日本是个岛
国，最怕发生海啸了。抗战胜利后，
他又将“啸”改成哈哈大笑的“笑”。

正缘于对大海的感情，海老饶
有兴趣地参观了洋口港开发规划陈
列室。站在洋口港开发建设规划图
前，他说，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先
后三次来过如东，每回都要看看大
海，看看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每
次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对洋
口港开发前景十分憧憬并祝福洋口

港早日建成。
4月25日，当与会人员乘坐拖

拉机在滩涂上领略南黄海风光时，
68岁的海老情不自禁地从拖拉机
上站起来，在摇晃的拖厢里，双手扶
着拖拉机的栏杆，脸上漾起浪花一
般的微笑。我赶紧扶住他。他又哈
哈一笑，朗朗地说，这点颠簸算什
么，当年我们乘坐渔船下海打鬼子，
那才是惊险，是在浪尖上行军、浪谷
里掩蔽、浪涛中开枪。迎着吹拂的
海风，我能看到他胸中有一股海浪
在翻腾。

海老21岁就任中共无锡市委
办公室主任，还任过《无锡日报》总
编，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
本来完全可以走“仕途”，但他却放
弃了这条路。他说：“我是投笔从
戎，又弃政从文。战争时代，为了和
平，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拿起
枪。解放了，我的心愿就是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留点精神食粮。”因此，
当上级组织多次要他出任江苏省出
版局局长之职时，他推辞了。

回到二招，海老略显疲倦，但看
到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围着他，问这
问那，他又精神焕发，领我们到了他
住的三楼房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并
讲述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海老沿着文学创作之路勤奋地
忘我跋涉。他始终关心着儿童。除

去大量的中长篇小说和散文，单是
儿童长篇小说就有5部。其中《红
红的雨花石》《燃烧的石头城》《小兵
的脚印》先后被拍成电视剧，并在中
央电视台播出。创作的一部反映现
代题材的中篇小说《月亮湾》，在上
海的大型文学刊物《巨人》上刊登。
歌词《我的心儿在欢笑》获1960年
全国歌曲赛一等奖，小说《那年我
16岁》获1990年陈伯吹儿童文学
奖。海老还告诉我们，他应约而作
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前无锡纺织大王
唐新海、缫丝大王薛寿萱的大型人
物传记已经脱稿，将收进中国50名
大资本家传记大型丛书。该书将于
5月下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
发式。另外，5月下旬，海老将在南
京举办个人书画展。届时，将有海
老精心挑选的80幅动物、山水书画
奉献给社会。

当我问及海老最近及今后的创
作计划时，海老幽默地说：“海老，老
了！大部头的文章，挑不动了。”坐
在一旁的时任南通市文联副主席的
张松林先生则说：“海老，你不是喜
欢大海吗？大海会老吗？”

海笑于2018年9月27日在江
苏逝世，享年91岁。海笑虽然离开
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他的作品却永
远与大海同在！

大海永远不老！

有天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
一起看电视。那是个大型的全国
文艺晚会，节目间隙，会介绍一些
德高望重的嘉宾。我们看到一位
耄耋之年的老兵颤颤巍巍地站起
来。老人的手臂一直在抖动，应该
是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征。可是，
当他向全国人民行军礼时，手臂却
凝然不动。老兵胸前挂满了熠熠
生辉的军功章，老兵满脸的老人斑
因此而生动起来。这时，父亲霍地
站了起来，说了句“我也有”。

说实话，父亲这么说，我并不
惊讶。作为1945年参军的老兵，
父亲有个把军功章并不奇怪。我
们继续看电视，父亲则去了他的
卧室，随即，传来翻箱倒柜的声
音，想必父亲在找他的军功章
吧。当父亲从卧室出来时，我们
都吃了一惊。父亲换上了一件颜
色已经发白的旧军装。我记得，
很多年前，我家住在小镇上，父亲
经常穿这件旧军装。穿上旧军装
的父亲，俨然是一名老兵。幼时
的我对解放军有种天然的崇拜，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解放军。
我常常趁父亲午睡，偷偷将那件
旧军装穿在身上。又小又瘦的我
穿上肥大的旧军装，就像穿着一
件大袍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引
来众人围观。毫无疑问，那是我
对梦想当解放军的一次次预演。
后来，父亲将那件旧军装压在箱
底，再也不穿了。我家住在小镇
上的那几年，恰好是“文革”，父亲
的成分不好，所以用军装作为庇
护。“文革”结束了，军装失去了作
用，所以父亲再也不穿了。

那天晚上父亲再次穿上旧军
装，无疑是电视上的老兵唤醒了
他的当兵情结。穿着旧军装的父
亲，双手捧着一只生了锈的饼干
盒，一步步朝我们走来。我们都
盯着父亲手中的饼干盒，猜测里
面装的什么。父亲来到茶几前，
打开饼干盒盖，然后底朝上扣在

茶几上。直到这时，我们仍无法知
晓扣在茶几上的是什么，都着急地
催父亲，快揭开，快揭开。父亲很噱
头地冲我们嘿嘿笑了几声，不慌不
忙地将饼干盒揭开，我们的眼前立
时金灿灿一片。我们都惊呆了，我
们都没想到父亲有这么多的军功
章。我们都像被魇住了似的无法动
弹，只能坐在那儿看着父亲将军功
章一枚枚别在胸前。我们发现，胸
前挂满军功章的父亲，一下变得精
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的满头
白发，饱经风霜的面庞，给他增添了
一种特别的气质。我们一时觉得，
向全国人民行军礼的，不是那个老
兵，而是我的父亲张福根。

我们以为父亲只是出于显摆或
不服气，才将军功章拿出来，过后他
还会摘下，装进饼干盒，珍藏于只有
他才知道的隐秘处。我们错了，父
亲并没有摘下来，那天晚上他就枕
着别满了军功章的旧军服入睡。
不仅如此，父亲还天天戴着军功章
在大街上奔跑。那些军功章在太
阳底下闪烁成一团金光。远远看
去，不是父亲在奔跑，而是那团金
光在奔跑。

过了几天，我们又去父母家聚
会。父亲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
当年姑妈去部队驻地看他的故事。
多年前，父亲曾讲过这个故事。就
像多年前父亲穿起那件旧军装，后
来又珍藏起来那样，父亲也把这个
故事珍藏了起来。现在，父亲又把
旧军装翻出来，是不是也顺带将这
个老掉牙的故事也翻出来了呢？父
亲点燃一根香烟，目光随烟雾弥散
开来：打土山前夕，我的部队驻扎在
白城郊外的一所教会学堂里……我
们打断他的话，爸爸，你以前讲过，
换一个新的吧。父亲瞪大眼睛，惊
异地看着我们，我讲过吗？你们别
瞎说，我绝对没讲过。讲过，讲过，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瞎说，胡说八道！父亲拍
起了桌子。父亲来气了。父亲一来

气胡子就翘了起来。父亲翘着胡子
说，你们说我讲过，那你们复述一
下，要是你们能复述出来，你们就是
我的爸爸！我们都息事宁人地笑了
起来。我们的笑声其实就是台阶，
好让父亲就坡下驴。可是父亲顶真
起来，讲啊，讲啊，你们快讲啊！我
们还是笑，爸爸，你真的讲过，在我
们很小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给我
们讲。你讲着讲着，我们就睡着
了。不可能！我记性那么好，怎么
会不记得？！父亲急了，像头野兽咆
哮如雷。

没办法，我们只好讲了。我们
说，打土山前夕，你的部队驻扎在白
城郊外的一所教会学堂里。那所学
堂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哥特
式建筑的楼房富丽堂皇。你很想看
看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但你的部
队到达时，那位传教士已经闻风而
逃。那天早上，作为连长的你正带
领战士们出操，忽然一阵吱吱嘎嘎
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支离破
碎，犹如裂帛，在清寂的早晨特别刺
耳。你循声看去，只见东头的黄泥
小道上出现了一辆独轮车。其时，
火红的硕大日头正从地平线上冉冉
升起，那辆独轮车就行走在那轮日
头里，仿佛是那轮日头孕育出来的，
红光四溢。你说，那幅壮丽的图景
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还说，那一刻
四周非常安静，能听见鸟在天空婉
转的啁啾，这衬托得独轮车的吱嘎
声更加刺耳了。独轮车越来越近，
你看到，独轮车的一侧坐着一个扎
花头巾的女人，那娇小的身影让你
一下认出是你的姐姐我们的姑妈张
国英。而推车的那个壮汉，不用说，
是你的姐夫我们的姑爹顾秀奎。甫
一见到亲人，你却一个劲地埋怨，谁
让你们来的？姑妈上前一把抱住
你，饱含热泪地说，打你参军离家，
一晃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们没有
哪天不想你啊。听说你们打回来
了，就想来看看你。听姑妈这么说，
你也泪如雨下。姑妈带来了一大堆

好吃的：炒花生、炒蚕豆、年糕、馒头
干，还带来了起早贪黑做的20双军
鞋。你说，我哪穿得了啊，都分给了
战友们……

父亲听了我们的复述，就像遭
了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一个人
蜷缩在那儿，久久无言。我们央求
父亲，给我们讲一个新的吧。父亲
叹了口气，我没有新的，我的那些故
事，该讲的应该都讲了。爸爸，你的
那件事从来没有讲过，就给我们讲
讲吧。我们的语气是戏谑的，有着
玩笑的意味，这主要是不让爸爸难
堪。父亲一脸的茫然，我的哪件事？

就是你的那件事啊。我们不好
直接点破，我们觉得父亲应该心领
神会的。其实，我们早就想问父亲
这件事了。关于父亲的这件事，社
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是我们
从未听父亲亲口说过，只有父亲亲
口告诉我们，我们才会相信。可是
我们每回想问父亲，都欲言又止。我
们总觉得有些事必须在对的时间问
才行，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而现在父
亲处在了人生的尾巴，“对的时间”终
于来到了。我们希望父亲在驾鹤西
归前，让我们知晓事情的真相。

父亲有点人来疯，见我们支支
吾吾，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
便一个劲儿催促：我的哪件事啊？
你们倒是给我说说！大有“你们不
讲，我就跟你们没完”的势头。我们
差点就要提醒父亲了。我们差点就
要说，那件事就发生在你们部队在
白城郊外休整期间，而第二天就要
攻打土山了。我们差点就要说，正
是这件事使得你的军旅生涯画上了
句号。我们差点就要说，这件事成
了你人生的分水岭，你本来有着辉
煌的前景，美好的人生，可是因为这
件事，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我们差
点就要说，你的战友早就是师级军
级了，可是你却在白城这个巴掌大
的小地方苟且偷生了一辈子，正是
这件事造成的恶果。可是，我们最
后还是忍住了没说。（二）

偌大的家，空落落的了。心
里，也是空落落的了。明天起，不会
有香喷喷的饭菜摆好桌上等着我，
也不会有“空中菜园”的落地鲜。

平时和姐姐一起生活的老爸
老妈，特殊原因在我家小住了十
八天。

老爸一直都是晚睡晚起。他
喜欢边看电视边吃东西，体育频
道、动物世界、新相亲大会是他最
爱的节目，南瓜子、砂糖橘是他最
爱的吃食，晚间看到十一二点，早
上睡到九点十点属正常节奏。给
老爸晒衣服，他的袜子竟然打着
补丁。不是他没新袜子，他是俭
朴惯了。穿了十几年的衣服，叫
他扔了，他总说蛮好的，还能穿。
再叫他扔，他可就要竖眉毛了。
老妈因此经常讲老爸的一个笑
话：“你爸那双皮鞋底儿坏了，叫
他扔了，他就不舍得扔，拿去给鞋
匠修好了，放车篓里，上楼忘带上
来，下午想起来下去一看，鞋没
了，修了五十块呢！”

老爸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的
“空中菜园”，每日必去。那是在
原来住的老小区附房顶上，他自
己建造起来的菜园，他在那里播

种耕耘，给我们带来“落地鲜”。
老妈一来，就把厨房里的锅碗

瓢盆清洗得干干净净，连垃圾桶也
没放过。在我们家，老妈的厨艺是
公认的。老妈喜欢将蔬菜搭配荤菜
或几种蔬菜一起炒，少油少盐不放
味精鸡精，竟然每个菜都鲜美可
口。老妈根据我们五个人的量定制
米饭和菜，基本做到每日清，不至于
吃撑了又不会有剩。老妈有的是精
力倒腾各种点心，水饺、馄饨、包子、
烧卖、蒿儿团、蒿儿馒头等等，不断
变换花样。老妈还紧跟时代，微信、
抖音玩得溜溜转。虽然没有支付宝
不好淘宝，但她擅长在淘宝上挑选
各种实用物品，并竭力推荐给我。

老爸老妈会轮流送水果给楼上
上网课的儿子，老妈去送时，老爸就
会笑她：“奕奕上下楼梯大长腿儿一
步两个台阶，你看你好不容易一个
台阶，还要一手扶着扶梯。”这时候，
老妈会说：“奕奕多大，我多大啊！”

实在闲得没事时，他俩还打长
牌，拿张白纸记每牌输赢多少。

结婚以后，很久没和他们一起
生活这么长时间了。但我知道，离
开再远再久，老爸老妈仍然是我最
温暖的港湾。

当春风拂绿
磁湖边依依杨柳
当春雨润染
黄荆山莽莽丛林
当凯旋的鼓点
隆重敲响
当欢送的国旗
迎风飘扬
请允许我们
把一首诗作为纪念
浓缩40多个日夜
携手奋战的时光
在我们心底
深深地、深深地珍藏

这个春天
有着最彻骨的料峭寒意
一座座相邻的城市
次第封城
悲伤与惶恐
在空气中穿行
轰鸣的春雷
震落了漫天飞雪
庚子年2月11日，
将刻进一座城的历史

“衣白褂，破楼兰”
362位天使从东方逆流而上
用生命庇护
三千年炉火生生不息
点燃了千家万户
每一盏灯光下的信心

您用慷慨解囊守护着我
13位兄长是援军更是家人
黄石呼，江苏应
带着8070万人的力量
铸成爱的靠山
您用生死相扶守护着我
4000多毫升血浆跨省飞抵
生命与生命交相呼应
血浓于水的情谊代代相传

你用义无反顾守护着我
白衣铠甲藏着
最坚强也最柔软的心
德不近佛者不可医，
才不近仙者不可医
血肉之躯护佑着
鲜活的生命
你用童话的纯真守护着我
在洁白的防护服上
画出绚烂的色彩
帮助恐惧的孩子
赶走毒魔怪兽
在童心里种下勇敢的种子
您用青春的光芒
守护着我
稚嫩的肩膀
扛起责任与希望

在生死攸关的战场
舍我其谁
年轻的生机活力
从来势不可挡
你用与子同袍守护我
8000多万元的捐赠款物
已解燃眉之急
院际协作
人才培养
目光放眼未来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正在茁壮成长

这个春天
有太多悲情的泪水
这个春天
也有无数感动的故事
每一件汗水湿透的衣衫
都是我已无我的誓言
每一个不舍昼夜的守望
都是心手相连的重托
每一次争分夺秒的拯救
都是生死之交的印记
每一次情真意切的送别
都是今生无恙的祝福

路遥辗转，
谢谢您舍命而来
春光明媚，
祝福您平安凯旋
从此，每一个春天
在早莺争暖树的磁湖之滨
我会想起您
在新燕啄春泥的天空之城
我会想起您
在东风放纸鸢的大冶湖畔
我会想起您
在樱花红陌上的烟雨之中
我会想起你

多少年之后
当我们打开岁月封存的画册
记忆中
有一人出征全家牵挂的悲壮
记忆中
有携手并肩生死度外的担当
记忆中
有一城人民守望相助的大爱
记忆中
有362颗心的深情呼喊
禀父老，楼兰破，人平安
白衣将士把家还

山水迢迢心意相随
大江东去血脉相连
无论何时等您回来
十里相送定当回还
欣欣向荣是最真情的回报
万家灯火是最温暖的画卷


